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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敌忾济时歌
———抗日战争时期的“同济长征”（一）

抗战记忆

茄子和落苏
闲话花样

■郑树林 文/剪纸

我们知道在拍照片的时候，用普
通话说茄子时，在照相机上显示出来
的是微笑，如果用上海话说落苏的
话，照片显示出来的是苦像，上海人
说起来有眼哭煞乌拉。

碰到老百搭与小百搭拍照，老
百搭喜欢讲落苏，小百搭要他讲茄
子，一个说落苏就是茄子，一个说茄
子就是落苏，小百搭说拍照片要讲
茄子，老百搭还是讲，茄子就是落
苏，我晓得。这一老一小争执得
谁也说服不了谁，摄影师也没有

了办法，只好让老百搭学着讲几
句茄子，趁老百搭学的时候抓拍
了几张，一张爷孙俩微笑的照片
总算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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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来内地以后，将益励员生研
究之精神，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以
树立新教育之基础……俾能切实苦
读苦干。”

1937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同济大
学开学典礼在浙江金华举行，时任校
长翁之龙的讲话掷地有声。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
沦陷，吴淞同济大学校园被日军炸
毁。为了医工救国的初衷、肩负教育
兴邦的重任，同济师生被迫开始了艰
苦卓绝的万里跋涉，别吴淞、过上海、
经金华、停赣州和吉安、往八步、歇昆
明，最后来到李庄，行程一万多公里，
可谓抗日战争时期的“同济长征”。
作为抗战过程中搬迁次数最多、行程
最远、过程最曲折的大学之一，同济
大学在祖国大地上谱写了气势恢弘
的“同舟敌忾济时歌”为主题的战时
组曲。

1937 年，日军侵占平津之后，又
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从8
月 13 日开始，日军持续对同济大学
吴淞校园进行轰炸，特别是 8 月 28、
29 两日，日本飞机接连投下重磅炸
弹，同济大学大礼堂、办公室、工学
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
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教授
住宅及学生宿舍等建筑，均遭破坏。

幸好在“八·一三”事变发生之
前，正值放暑假，留校人员很少，鉴
于形势日益紧张，学校吸取“一·二
八”事变时的教训，在翁之龙校长的
部署和秘书长郭德歆、总务长陆振
邦的组织安排下，全校凡能拆装的
仪器设备和图书等，都分批抢运到
上海市区。

8 月 12 日下午，当郭惠申、纪增
觉等最后一批人员搬运校产撤离吴
淞时，在黄浦江中杀气腾腾的日本军
舰已经脱去炮衣准备轰击，大战迫在
眉睫。学校从吴淞首次迁到上海公
共租界，借用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
121号房屋，作为临时校舍。其中测
量系的贵重仪器由于细心装箱、专人
保管、妥善运输、及时维修，当学校先
后迁到金华、赣州、昆明上课时，都能
迅速开箱，取出部分仪器使用。学校
迁到李庄后，就可全部开箱，供测量
系、土木系学生实习使用。

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玉佛寺附
近一家民房内，医学院师生建立了红
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病床120
张。医院由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郭
秉宽教授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
章元瑾、李化民、唐哲等教授和医学
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收容了淞沪
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
的市民。

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
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
（现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三救护医院。

学校迁到地丰路后，由于房屋狭
小，图书、仪器和设备只能堆着。当
时全校学生共 1101 人，连同在租界
内没有家回的教职工100多人，都挤
住在这里。学校原计划搭建一部分
临时房屋，并准备于 10 月 14 日正式
上课。但不久，上海战事日益激烈，
无法上课，学校决定第二次迁校，从
上海迁往浙江金华。

学校从上海迁往金华，一是受到
“不久即可停战媾和”论的影响，认为
这次抗日战争仍会像“一·二 八”那
样，地区不会蔓延很广，时间也不会
拖得很长，因而不宜迁校过远；二是
当时同济校友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
席，企图得到他的帮助，且金华离上
海较近，搬迁比较方便。当时学校决
定，除医学院后期因临床实习，仍留
上海宝隆医院上课外，其余院系均于
9月迁往金华，并规定师生员工于10
月20日前往该地报到。

9月下旬的一天，当本校职工在
金华车站看管校产时，遇到敌机前来

侵扰，李先春、周腊生、张凤柱、邢步
阶4位校工不幸被炸死。

在金华，学校借到龙游银行房
屋作学校总办公室和图书馆，借用
金华中学和作新中学校舍作上课教
室，在章氏宗祠、中山公园等处储藏
机械仪器。

在金华报到的学生有596人，其
中医学院一、二、三年级88人，工学
院222人，理学院11人，附设高职114
人，附设高中161人。医学院四、五、
六年级学生108人还在上海租界内。

在金华授课的教师共 33 人，其
中 ，中 国 教 师 31 人 ，德 国 教 师 2
人。留在上海医后期上课的教师
共 17 人，其中中国教师 8 人，德国
教师 9 人。

10 月 20 日，同济在金华开学。
25 日正式上课。 这天上午，翁之龙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中提出：“迁
来内地以后，将益励员生研究之精
神，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以树立新
教育之基础，其在海上所沾浮躁奢逸
之习气，务须荡涤毋存，俾能切实苦
读苦干。”他要求广大师生，适应战时
内迁办学的新情况，发扬苦读苦干的
精神。

在迁校金华的同时，医学院教师
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郭秉宽等组
成南京军医署所辖第五重伤医院，由
张静吾任院长，前往苏州救死扶伤。

从11月下旬起，同济学生战时服
务团还编印出版了《合流》报3期。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上海沦入敌
手，日军紧逼杭州，日机不断空袭金
华。在频繁的警报声中，已不能正常
上课。于是，学校决定第三次迁校，
从金华迁到江西赣州，医学院后期则
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从金华到赣州，迁校工作困难重
重。由于当时军运频繁，火车从金华
开出，需费时四五天，才到南昌。再
从水路乘木船，溯赣江而上，一路滩
多水急，部分师生员工押运校产历时
20多天，方到达赣州。

在赣州，1938 年 1 月底正式上
课。学校总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集
中在镇台衙门旧址。学生宿舍在武
圣庙。教职工宿舍则在城里分散租
借住房。

在赣州时期的学生人数，大学
部 455 人（其中医后期在吉安 51 人，
上海16人），高职167人，中学部100
余人。

当时在赣州和吉安共有教师73
人，其中本国教授24人，德国教授 13
人。德籍教师离开上海的家庭来到
这里，既无煤气，又缺自来水设施，在
生活上不习惯，气候上不适应。没有
条件组织学生实习，他们就认真进行
口头讲授，耐心帮助学生理解掌握。
当他们看到中国学生勤奋求学的精
神和尊敬师长的态度，就增强了克服
困难的信心。

1938年下半年，德国大使馆在给
同济大学的备忘录中指出，因战事关
系，德政府原给予德教授的特种补助
及旅费补助金，现已不能再继续发
给，为应付现时困难，德政府认为最
好暂时减少德教授在华的人数。这
样，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只有
史图博、柯勒等少数教授表示愿意留
在同济继续工作。

大部分德国教授离开赣州经上
海回国后，中国教师挑起了教学重
担。其中助教陈延年、郑瑞波，张景
贤、印均田、李国豪、朱振德、纪增
觉、郭惠申等，在母校师资严重缺乏
之际，分别为各系学生开出了一批课
程，在赣州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校部及工学院迁到赣州时，医
学院的师生陆续来到距赣州 100 多
公里的吉安。

当上海沦陷，苏、杭吃紧时，张
静吾教授领导的驻苏州的第五重伤
医院奉命向江西吉安撤退。李宣

果教授领导的驻杭州的红十字会
第一重伤医院人员分散向金华撤
退，然后迁到吉安。留在上海的医
后期的一部分学生，也由学校通知
来到吉安。

经过两个月筹备，医学院的院
址选在吉安的文天祥祠。1938 年春
开始复课，以第五重伤医院和医学
院办的诊疗所为实习基地。李宣
果接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当时，
教授有张静吾、宁 誉、章元瑾、李
化民、郭秉宽、黄榕增、何鸣九、朱
裕璧等。德籍教授有 史图博、冯
海克、柯勒、安太尔等。医学院附
设诊疗所于 4 月 8 日开办后受到当
地群众的欢迎，门诊人数与日俱
增，最多的一天达 412 人，其中以眼
科为最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眼科门诊合计为 1502 人次，各科病
例合计达2224个。门诊既为当地居
民治病服务，又为医科教学提供了
丰富的材料，为医后期学生提供了
实习场所。

在赣州上课半年，1938 年 7 月，
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
次迁校，从江西赣州、吉安迁到广西
贺县的八步镇。

这次迁校，学生组织了两支步行
队。一路从赣州出发，翻越大庾岭，
到达韶关后，改乘火车到广州，跨上
拖驳小船沿西江到广西都城、梧州，
再肩负行装，翻山越岭，徒步几百里，
抵达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到
韶关后，搭车到衡阳，改乘还未竣工
的湘桂线火车至全县，再步行到桂
林，然后乘木船溯漓江而上到平乐，
再步行至八步镇。艰苦的行程，前后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同学们一路高唱

《松花江上》等悲壮的救亡歌曲，沿途
散发自己编印的宣传抗日救亡小册
子。他们从早到晚，翻越荒无人烟的
山岭，忍受饥饿和疲劳，终于胜利地
到达了八步镇。

1938年8月，同济大学话剧团利
用迁校去广西的机会，先后在大庾
（今大余）、衡阳、长沙、桂林等地，演
出《民族万岁》等话剧，既在群众中
宣传抗日，又募到了一批捐款，支援
抗战。

同济教职工在转运校产的旅途
中，为保护校产，也不辞辛劳。第一
批校产是由赣州沿章水用木船装
运，约半月到大庾，后装汽车运往广
东南雄，再装木船由浈水经韶关到
三水，然后换船到广西贺江，北上到
贺县八步镇。在八步镇，借到一所
中学作临时校舍，正在进行维修，准
备复课时，10 月下旬，日寇进攻华
南，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未及一周，
广州沦陷，原定校产迁往八步的计
划已不能实现。

1938 年冬，当第一批校产运到
八步江边，还未及卸下时，学校又决
定迁往昆明。原船改道沿贺水南下，
经西江到南宁，沿左江西上到龙州，
经过越南，再运昆明。以后各批校
产，即从赣州用木船运到吉安，再装
汽车至衡阳，经湘桂铁路到桂林后，
用小木船运到平乐，再换大木船经梧
州到达龙州，然后运往昆明。

1938 年冬，同济第五次迁校，从
八步镇迁到云南昆明。这次迁移，分
为两路：一路为毕业班女同学和患病
学生乘汽车经柳州，停留约 1 个月，
再乘汽车到南宁，大部分同学换乘小
轮船，小部分同学仍乘汽车到龙州。
另一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编为1
个先锋队和 6 个大队。每个大队分
设4至6个小队，每个小队二三十人
不等。从八步分批出发，约半个月到
达柳州，休息 1 个月光景，步行至南
宁，再改乘小轮船到龙州。所有同学
到龙州集中后，由学校派汽车送到凭
祥，再从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
至越南同登，换乘火车，经潦山、河
内，老街至河口，进入国境云南，于
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

（同济大学档案馆）

爸爸的皮袄 ■朱良城

■王国荣 文

今年暑假，我从上海远道来到了
中俄接壤的满洲里。满洲里，这座边
陲上的城市，广袤辽阔的土地，在第
一眼间，就给了我一份惊艳的印象。

天边的云彩在霞光中被印染成
绸带般的绯红，晚饭后便驱车上了
满洲里市东山植物园的山巅，不为
别的，只为了看一眼夜幕中的满洲
里市。

山上微风渐凉，夕阳下温润而安
宁，给城市带来了一份独特的祥和宁
静感，背后的婚礼宫，一如往昔，只是
当夜幕快要来临时，显得特别的安
静，哥特式的建筑融合了中西风情，
不如白天来的那么地壮丽，反而露出
了些许的柔情。

天际线在刹那间便淹没在黑暗
中，短暂的宁静也随之降临，闭上眼，
吹过的风中带着异乡情愫。当城市
的华灯渐渐亮起后，这座城市便一改
素雅，将其最魅的一面展现。婚礼宫
被灯光眏出最为娇柔的姿色，和整个
满洲里城遥相辉映，而其间暗与影的

留白，则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一
切应该都与浪漫有关吧。

回到城中，夜还深，在市中心的
街区闲逛。两旁的建筑物都以俄式
风格，呈现出一种壮观的景致，在柔
韵的淡黄色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仿佛只是踏出一步，便到了另一边的
俄罗斯。整条道路四个方向都是这
样的建筑物铺陈向远方，让宽阔的道
路俨然成了广场，有一股肃穆壮严的
气息。来来往往的行人，夹杂着俄罗
斯美艳的姑娘，混迹着形形色色的游
客，加之小商小贩的吆喝，整个街区
透露出浓浓的生活气息，才不至于感
觉恍如隔世。

这次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
旅游，除了欣赏夜幕下的满洲里，我
们还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地见牛羊”的壮观景象。延绵起伏的
原野，串联起通往天际的道路，把所
有城市的繁杂喧嚣都抛到九霄云外
了。远处的天空一碧如洗，干净透亮
的如同琥珀，从天际铺展至地平线，
让人的心跟着明亮起来，或许这便是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魅力之所在。

夜幕下的满洲里
旅游日记


